
������宝哥自小与龙湖为伴，且酷
爱拍莲，人称“莲疯子”。 为了一
湖莲花 ，可谓心志如铁 ，几十年
如一日，风来雨去，不舍昼夜，以
相机为伍，奔波于万亩龙湖。

宝哥拍姿怪异，配合手中的
“长枪短炮 ”，或立伏坐卧 ，或卷
曲仰躺 ，或爬高上低 ，或深潜荷
塘，一概率性而为，不为所讥。 尤
其对取景从不讲究构图法则，常
常独树一帜 ，或陷于苍茫 ，或落
之毫厘 ， 总给人以冲击贯穿之
感。 宝哥为了拍出“小荷才露尖
尖角”的意境，常常以身饲蚊，长
夜静待，复复日月。 “素房含绿、
丁丁立荷 、 残秋小钱 、 菡萏含
蕊”， 总以万千角度聚焦于千叶
百蕊。 遇到圈内人取经，宝哥总
是微笑着说 ：“此无它 ， 惟手熟
尔。 ”绝口不提汗水湿透衣背、蚊
虫叮遍全身的苦难经历。 为了诠
释 “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

妖 ”的圣洁品质 ，宝哥更是煞费
苦心，独居湖岛，潜身荷塘，变身
“蛙人”。 诗人笔下“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胭脂雪瘦熏沉水，
翡翠盘高走夜光”的芙蓉仙子一
个个踏浪而来， 或绚丽多姿，或
娇俏雅致 ，或素净清新 ，直让蜂
儿醉卧花心， 蜓儿鼾然入定，鸟
儿迎风入画， 鱼儿醉尝嫩碧，谁
看了都觉得一个美。

宝哥总是把这种美与爱人分

享 ，每次拍荷归来 ，宝哥总是兴
奋地大喊：“莲儿，看我今天又给
你拍到什么宝贝！ ”这时，一个女
人柱着双拐从屋里慢慢出来，然
后会意地欣赏。 随后，不声不响
地走进画室，去完成莲与莲的心
灵对话。 这时， 宝哥沉醉地说：
“我拍的是莲的形， 你画的才是
莲的骨啊！ ”这时，莲儿柔身细语
地说：“傻瓜，我的腿可是长在你
身上啊！ ”

■冯永昌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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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方

������漫步湖岸，水光潋滟，墅立湖
畔，高楼衔远。 遂感城市喧闹，忽
忆诗画江南，忧韶华易逝，追时光
荏苒，慨逝水流年。

那个喧闹的夜晚

暮色褪去了城市的繁华

湖水却掩盖不了心中的躁动

推窗仰望星空

岁月的年轮

转动着风车的思绪

在时空中生长

悠长的雨巷

已寻找不到迷人的丁香

江南流水的小桥上

结满了斑驳陆离的树的影像

唯有行人的匆忙

和远处汽车掠过噪音的惆怅

我不能摒弃自由的呼吸

暗叹久负的韶光

独自躲在这角落里

忧愁而又彷徨

历史的烟雨

融化了我的青春和流浪

小城故事里的宁静

飘向了诗和远方

只见这湖边的船儿

晃动着岁月的风铃

在轻声呢喃地吟唱

那个喧闹的夜晚
■杜志敏

雪雪中中赏赏梅梅千千百百度度
������整个冬天都滞留在两点一线的生
活套路里，内心和窗外已经冰结的河水
一样，寒彻浑浊。 或行走，或阅读，或张
望，无所用心，随性而为，只试图在北方
大寒的节气里找到一把打开春天大门

的钥匙。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

是雪，为有暗香来。 ”读着王安石的诗，
恰似遇到了一堆冬日篝火，让我的周围
急剧升温，梳理着我的思路，引导着我
想到腊梅园。

零星雪花在车窗外悠闲而无声息

地飘着， 落在早已毫无知觉的地面上，
那一朵朵只是缺少些香馨的花，久久的
还保留着那天造神设的外形。

出银城驱车西指百余里，便到了中
国花都鄢陵。鄢陵得中原地理位置之便
利，融汴洛帝都文化之优越，采宫廷园
艺之灵气，花木始于唐兴于宋，至今方
兴未艾，被授予“中国腊梅文化之乡”称
号。

上次去鄢陵腊梅园正值盛夏，腊梅
开花季节早已过去， 没有粉蝶过往穿
梭，已然成了美中不足。但是绿叶葳蕤，
枝繁叶茂，密不透风，同样引我注目许
久，意识到此时茂盛便是孕育着大寒季
节来临之后那一树的惊艳。而这次我到
达的时令刚刚好，风雪陪衬，空气凛冽，
天地浑然一色。

腊梅园面积很大，围绕腊梅园转上
一圈大约需要半个时辰，用气势磅礴来
形容没有丝毫夸张。看着那一树一树的
梅花，心里便增加不少温暖，感觉自己
的灵魂在陪伴着梅花一起开放。

腊梅花有的还依然矜持沉着，耐心
打探着这凡尘俗世； 有的还在含蓄膨
胀，恰是情窦初开；有的已经热情奔放，
显得知性成熟。 蝉翼一般的花瓣，绸缎
一般的质感，良玉一般的温润厚重。 白
的典雅，黄的灵动，红的激情。 开得浩
荡，开得自信，开得香艳，无需借谁的光
芒，无视季节苦寒虐待，用热烈坚贞的
生命，颠覆着整个冬天的秩序，鄙视着
人世间的一切懦弱，给大自然营造出了
一幅美丽的错季愿景。

梅花不随低俗，不堕芳尘，风骚独
占，秀润天成，把冷艳美演绎到巅峰。一
种莫名其妙的陈郁、苍凉、豪迈的复杂
情绪向我展开，我不得不用惊讶传输内
心那份澎湃而不便约束的表达。恰如置

身苍穹，体验舒广袖而清扬，荡轻舞而
曼妙，任天香随意浸润衣襟。

梅花园的树荫下有曲曲折折的步

道，穿行其间，无意中会有枝头梅花吻
及颈项。 因这里的腊梅花表面蜡质丰沛
而油润，那茸软与温度，惊喜与幸福，激
情与热爱，印痕与记忆复合着交织在一
起，一如触及到恋人的香唇。 你会停下
来，丝毫不在乎那雪绒花的冰凉，只想
进一步回味那瞬间触碰的联想与幻觉。

腊梅园的一角设置了一个木质观

梅阁，阁楼的匠心工艺，玲珑造型，恰好
迎合了与梅花园的匹配 。 我登上观梅
阁眺望，雪花已变得很大，本来站在这
不接地气的人间高处，单有纷繁的雪花
飘过，情景已足够丰盛，更有梅花主导
着环境，眼前的景色瞬间变幻为梅花天
宇。 被分解了的视觉已不能辨认哪是雪
花哪是梅花，是雪花在飘落还是梅雪在
共舞，那便是天地同一色，周遭共盛开
的意境了。 在这纯色纯花的世界里，很
容易产生极致绚烂幻觉，意念引导自己
走向超越凡俗的情境，你会不自觉把手
伸出窗去，感受那绵软与真实，人间与
仙境，还有激情与梦幻。 幻想着腊梅园
上空有一道跨越季节的彩虹，于云层之
巅，我站在一端连着远去的金秋，一端
连着来年的阳春的彩虹上，脚踏一片轻
云，怀抱一钩淡月，身披一缕星光，听万
籁俱寂，看世外佳境，想旷世神话，这要
比“月下听梅”高雅得多。 此情此景不由
你不想起唐代诗人于良史的诗句：“春
山多胜事，赏玩夜忘归。 掬水月在手，弄
花香满衣。兴来无远近，欲去惜芳菲。南
望鸣钟处，楼台深翠微。 ”

唐代诗人张谓曾经为一棵梅花树

发出感慨：“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林村
傍溪桥。 不知近水花先发，疑似经冬雪
未销。 ”此时的我突然觉得已经足够富
有和奢侈了。 如果说周围有了生机就有
了对季节的热爱，眼前的这片盛开则完
全改变了这个冬天的固有逻辑。

踏上归途， 道路已经不再明朗，心
依然滞留在腊梅园那片缤纷的世界里，
禁不住独自装模作样吟出一首诗来 ：
“回首向来冬深处，风雪好客铺满路。 不
念逗留时日短，唯爱梅香满衣袖。 ”

这样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已经回到
了原点。

宝哥
■曹高举

龙


